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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即是良心

张力军先生的长篇小说《心证》写的司法界的那些事，却不
落法制类小说猎奇、窥私，甚至色情、暴力的俗套。作品穿越于
文学的虚构的浪漫与司法的现实的坚硬之间，充满了深刻的理
性思辨与温暖的人文关怀，读罢让人掩卷沉思：在法律与良心之
间，我们到底应该顺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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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个文化人，最近一段日子里，他
在文坛很活跃，到处写一些评论性的文章，还
大多写的是对名人的评论。于是，他的名气
渐渐大起来。从他的文章里，我可以明显地
看到，他是非常肯读书的，因为他的批评文章
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评论一些大部头的作品，
包括当代一些知名作家写的大部头。刚开
始，我对他的文章非常“感冒”，拜读了几篇
后，感觉他的评论实在有些牵强附会，不管评
论哪位名家，读来读去一个味——甜。文章
开头，便是一些美誉，刚接触到实际，便戛然
而止，余味有余，却不见了真正意义上的文艺
批评。一篇文艺批评，几乎全是奉扬之语，却
没多少让人感悟的事情了。你想，再知名的
作家，也不可能是神仙，文章就写得那样完
美、那样无懈可击？

终于有一天，我跟这个文化人在一次聚
会中相遇，当谈到他的文艺评论时，我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他不以为然，他说，本来吗，自己
就不乐意读这些大部头，怎么能写出好的评
论文章。我疑惑不解，你没有读过，怎么写出
了那些评论文章？他笑了，当今社会，大家都
生活在快节奏中，谁还有时间读那些大部头，
对那些书，可以随便翻翻，关键的章节读一
下，好的东西多写一点，不好的就尽量不写。
不好的东西写多了，一来作者不高兴，二来编
辑也不高兴，弄不好就把文章给毙了，即使是
批评，只要敷衍敷衍就达到目的了。

他的这种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文艺
评论，关键在于评，好的要评，不好的也要
评。鲁迅时代，他与那些文人笔战，他的文
章，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割得人鲜血
淋漓。虽然那是一个黑暗的社会，可通过这
样的评论，大家都在这种疼痛中成长起来。
我常常感慨，在黑暗的社会里，为什么会出现
那么多的大师级人物，虽然与大师们的努力
分不开，大概与当时尖锐的文艺批评不无关
系吧。首先，被鲁迅骂过的人，后来几乎都成
了国学大师，我想，与鲁迅对抗的同时，既要
骂别人，又要防别人的骂，还要使自己的文章
尖锐无比，这就要求他们在这种战斗中不断
进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他们应该感谢鲁
迅吧，感谢鲁迅把他们骂成了大师。

骂虽然有些不太好听，却是一针见血，毕
竟那些大师就是鲁迅骂起来的嘛。人都有弱
点，看到别人的毛病，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胡适、夏衍、徐志摩、梁实秋、周扬、郭沫若
……这些人的缺点被鲁迅看得清清楚楚，而
鲁迅的缺点，这些人也看得明明白白。当然，
这些名人不仅被鲁迅骂，而且还骂鲁迅，骂着
骂着，他们的文章在骂声中成熟，而人也在这
种骂声中成长，都在这种争论之中扬名立万，
其实，这种评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
评。可惜的是，有人在这种批评中消失掉了，
而有人则在这种批评之中挺立起来，且越战
越勇。我们暂且不考虑政治原因，单就文学
方面而言，他们相互受益。

而看看我们当下的文学评论，你捧我，我
捧你，我掩盖我的弱点，我掩盖你的缺陷，就
像一个病人，自己生了什么病，“医生”不说，
自己更是不知道。大家在文坛上捧来捧去，
原地踏步。

文艺批评其实就是一把手术刀，有了病
灶我就割，虽然当时割得体无完肤，可病灶没
了，病最终会痊愈。然而，现代人受不得“酷
刑”，身体有了病，总喜欢保守治疗，不喜欢动
手术。久而久之，连手术刀都锈了。

没有文艺批评的文章是无关痛痒的。好
久没有读到过那种痛快淋漓的文章了，这怪
不得我们，要怪就怪那些无关痛痒的文艺批
评吧。

如今倡导和谐社会，有人却把“和谐”的
风气运用到了文艺批评上去了，报刊上难以
读到那些让人痛快淋漓的文章了。社会讲究
和谐，这样能够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社
会大环境中。然而，文艺批评是不需要和谐
的。如果文艺批评也讲究“一团和气”，那就预
示着大家没有自己的观点、主见，即使有自己
的观点、主见，也不敢发表出来。你好我好，人
云亦云，在这种“和谐”的环境中，随着“血糖”
的不断升高，而自身又不具备生产“胰岛素”的
能力，“血糖”只会越升越高，势必滑向病入膏
肓的境地。照此下去，我们的文艺批评，最终
剩下的，就只是一个“文艺批评”的名词而已。

既然文艺批评是一把手术刀，就应该让
它起到一把手术刀的作用！

《心证》讲述的只是普通的司法事件：
农村妇女何慧慧丈夫残疾，儿子

破产，公公婆婆年迈且卧病在床，还有
一个孙子要拉扯……为了维系这个深
陷泥潭的家庭不至于崩溃，她进城到
远房亲戚家当保姆，却因无意之中为
容留亲戚的亲戚在自己看管的房子里

“做生意”而犯了容留卖淫罪，被一审
判决有期徒刑五年……

这个情节让我想起了《悲惨世界》
里的冉阿让。

冉阿让无偿地照顾着姐姐家的七
个孩子。有一年冬天，他失业了，家里
没有一点面包，孩子们饿了，于是冉阿
让打碎面包店铺的窗子，偷了一块面
包，他因此被判了五年徒刑，因多次越
狱又被多次加刑，他最终在牢狱之中
度过了十九年光景。

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看似无可指
责。问题是，法律自身的目的是什么，
法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如果法律武断
拒绝公民求生的自然权利，如果法律
对陷于困境的公民缺乏基本的同情与
怜悯，特别是在社会制度不能保障公
民最基本的自然权利的情况下，法律
岂不是成了赤裸裸的压迫工具？

雨果说：“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
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
陷入绝境的时刻。”《悲惨世界》之所以
悲惨，就是因为法律成了赤裸裸的压
迫工具，使冉阿让陷入了绝境：整个社
会没有保障公民最基本的自然权利的
制度安排，而执行法律的警察和法官，
只知道严格地执行法律，对冉阿让的
处境的缺乏同情与怜悯。冉阿让的遭
遇是令人心寒的。

《心证》这部作品，关注到了与《悲
惨世界》同样的问题：在法律之上，还有
没有更高的准则，可以既保证秩序，又
能保证个体的自然权利得以实现，甚至

为个体的幸福提供庇护呢？《心证》以生
动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比法律更高的
准则是人的良心，法律应该是社会的良
心。正如卢梭所说：“法律不是至高无
上的，至高无上的是人性，是良心。”

《悲惨世界》里的米里哀神甫就是
这种良心的代表——他以宗教的怜悯
宽恕了冉阿让的错误，并指引他走上
了一条光明的大道。而沙威警官最终
自杀，也是因为他的良心觉醒了。因
为他发现他所忠诚的法律根本没有良
心，完全缺乏道德的正义性。于是，他
的法律信仰崩溃了，他意识到自己一
直引以为豪的维护法律秩序的行为，
其实是在造孽。他要为自己赎罪。

《心证》中，何慧慧因贫困、无知而
在无意中犯罪了，面临五年的牢狱之
灾。法官江南春当初因念及与何慧慧
的旧情，想帮她减轻刑罚；但当他走访
了何慧慧的家庭，了解到她家的处境
之后，他的良心觉醒了：虽然一审法院
对何慧慧的判决在法律上无可挑剔，
但对这样一个深陷困境且缺乏法律常
识的农村妇女处以重刑，显然有悖良
心。于是，在他的努力下，何慧慧二审
被改判为有期徒刑缓刑一年。这样，
既维护了法律的威严，也挽救了何慧
慧的家庭；既兑现了法律的惩戒机制，
也实现了审判的社会效益。

虽然法庭内外、官场内外都有人
昧着良心包庇犯罪行为，甚至利用犯
罪嫌疑人及其关系人的侥幸心理为自
己捞取利益、满足私欲。但是，出于良
心，法官梅笠拒绝了关系人的金钱、美
色贿赂，凛然面对各种要挟和恐吓，依
法对宁九县涉黑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
作出了庄严的判决，让他们得到了应
有的惩罚——他当然知道这会得罪权
贵，影响自己的仕途，但在良心的感召
下，他无所畏惧。法官梅笠的行为，践

行了菲尔丁的名言：“良心才是我们惟
一不可收买的至宝。”“最快乐、最安宁
的生活就是遵守良心而生活，不管为
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借题《心证》，法官出身的张力军
先生提出了一个司法实践当中非常现
实的问题——法官应该如何理解法律
的本质，如何使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
量权？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 1991 年
德国的柏林围墙守卫案：

1989 年的一个冬夜里，刚满 20 岁
的东德青年克利斯攀爬柏林墙企图逃
向西德。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开枪
将他射杀——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
遇难者。

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
推到，亨里奇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他被判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
师辩称，他仅仅是服从命令的人，根本
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而法官当
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
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
而枪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
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
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
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
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卢梭说：“人类的良心就是上帝最
正确的法则。”《心证》这部作品，以生
动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法官就是法
律边疆的守卫；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律
赐予法官的一杆枪，对于越界者，法官
可以凭着良心，选择打得准或是打不
准。尤其在一个社会制度尚不能为公
民的天然权利提供完全保障的环境
里，刚性的法律更需要良心的润滑，才
能获得道德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心证》作者张力军，现在江西九
江市法院系统工作。）

——评长篇小说《心证》

如果文艺批评也讲究“一团和
气”，那就预示着大家没有自己的观
点、主见，即使有自己的观点、主见，
也不敢发表出来……既然文艺批评
是一把手术刀，就应该让它起到一把
手术刀的作用！


